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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毅（获 2015 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日前发布消息说，
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谢毅教授在内的 ５
位女科学家获得 2015
年度“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奖”。

教科文组织的消息
说，谢毅教授凭借其在无机化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而获得表彰。“她的工作致力于降低污染，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对未来大有裨益。谢毅教授致力于保护
地球的事业，并坚持不懈为应对环境挑战寻找具
有创新性和智能性的解决方案。”

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 3 月 18 日在巴黎索
邦大学举行。“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创立于
1998 年，最初评选只限于生命科学领域，奖金
为每位获奖者 2 万美元。从 2003 年起，评选领
域扩展至基础科学领域，奖金也增至每位获奖
者 10 万美元。

张学记（入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北京科技大学化

学生命学院院长张学记
近日入选 2014 年度英
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张学记在生物化
学传感器领域成就杰
出，所研制的智能化
多通道自由基监测仪
器属世界首例。因成就卓著，他被美国世界精
密仪器公司任命为高级副总裁、首席科学家。
公司多次表示希望张学记加入美国国籍，他都
不为所动。2009 年，事业正处于黄金期的张学
记决定回国。

他是“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唯一的十八大
党代表，2013 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
士，2014 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在产业化
方面，他开发了新仪器和传感器件 30 余项，在
100 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林海帆（获国际生殖研究大奖）
近日，国际生殖研

究学会宣布，美国耶鲁
大学终身教授、耶鲁大
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人
林海帆，因其在生殖科
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
献，获得该学会 2015
年科研奖。这是该奖自
1978 年设立以来首次颁给华裔科学家。

林海帆出生于洞头县北岙镇，1978 年考上
复旦大学生化系，1983 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后留美从事科研工作。

林海帆的科研工作聚焦于干细胞的自我更
新机制。多年来，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他曾 30
多次荣获各种嘉奖。目前，林海帆创立并统领着
一支由 62 位教授、500 多位科研人员组成的团
队，在耶鲁干细胞中心进行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
域最尖端的研究。

国际生殖研究学会科研奖每年颁发一次，表
彰 1 位在过去 6 年里发表了杰出科研成果的会
员。据悉，2014 年林海帆受聘于上海科技大学出
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免疫化学研究所特
聘教授并已建立课题组。

（栏目主持：周天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2015 年 2 月 26
日是“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获得者、我国现
代光学和光学工程事
业的开拓者和领导
者、著名光学家、两院
院士王大珩先生的百
年诞辰日。他光灿的
一生在中国工程院院
士周立伟心中充满着
美好的回忆。

一周人物

1983 年，澳大利亚两位学者从慢性胃炎患者的胃活检标本
中，分离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后会导致胃
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这两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 2005 年诺
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然而，如何去预防这种病菌，却成为摆在世界科学家面前的难
题：之后的十几年间，无人在这个领域再有突破。而今，第三军医大
学国家免疫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邹全明带领团队用十
几年的苦心孤诣，攻下了这个世界性难题，研制了“幽门螺杆菌疫
苗”（又被称为“胃病疫苗”），打赢了一场极不寻常的“保胃战”。

1980 年，17 岁的邹全明参加高考，如愿过了
重点大学线。为了彻底跳出“农门”，他把所有的
志愿都填上了工科院校，可阴差阳错，录取时他
被调配到“西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用他
自己的话说，这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农’
口上”。

“我家旁边就是一个乡级兽医站，看着兽
医们每天给家畜打针、配种，总觉得这是最没
意思的事儿。不过，当时高考对录取有严格规
定，已录取者如果不入学，随后三年不得参加
高考。”时隔 35 年后，邹全明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回忆道。

硬着头皮，邹全明拿着录取通知书，到西南农
大报到。在 17 岁邹全明的脑瓜里，兽医还是电影

《决裂》中“抖抖索索的坏人”。他不会想到，正是这
张录取通知书，开启了他注定不凡的人生。

“草根”博士要创业

在攻读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的几年里，
这个穷苦出身的学术新秀的科研之路一直“顺
风顺水”。1991 年毕业后，邹全明留在了第三军
医大学“树大根深”的免疫所，很快便拿到了一
个军队重点课题。

正当人们以为他“背靠大树好乘凉”时，
1994 年的一天，邹全明突然跟导师说，他想换个
实验室，想自己“创业”。“相比基础研究，我更喜
欢应用研究，我想做医学检验。”

面对得意弟子的毅然决然，第三军医大学
免疫教研室主任朱锡华选择了相信和支持。

理想虽美，现实冷酷。当时的医学检验系一
穷二白，没人没钱，甚至除了办公桌没有任何实
验设备，系里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就是 2 个 20 平
方米的房间，1 台学生做实验用的显微镜，2 个
助教和 1 个技术员，以及 4000 元科研启动经
费。

1994 年，带着这 3 人，邹全明成立了临床免
疫学及检验小组。

问题接踵而至。做什么课题？怎么做？拿什
么做？每一个问号都犹如横亘在他面前的喜马
拉雅山，难以逾越。

博士期间邹全明有 2 年在复旦大学国家基
因工程实验室学习。从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硕
士毕业考入第三军医大学读博，他就一直有个
愿望：要做人体免疫方面的研究。硕士导师殷震
院士也常叮嘱他“要发挥自身科研优势”。于是，
做“基因工程疫苗”的念头油然而生。

但是，到底要做哪种疫苗？

一场与青春的对赌

1983 年，澳大利亚两位学者从慢性胃炎患
者的胃活检标本中，分离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
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后会导致胃炎、胃溃疡和
十二指肠溃疡。然而，如何去预防这种病菌，却
成为摆在世界科学家面前的难题：之后的十几
年间，无人在这个领域再有突破。

“在那个年代，胃病是国人健康的头号杀
手。”邹全明看到，中国是胃病大国，国人约 20%
患有急、慢性胃炎，约 10%患有胃、十二指肠溃
疡；当时我国胃癌发病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
倍多，每年约有 20 万人死于胃癌，占恶性肿瘤
死亡总数的 23.2%，居第 1 位。

人们当时在临床上主要使用抗生素应对幽门
螺杆菌感染，这产生了耐药菌株、易复发与再感
染、毒副作用较高、无法达到群体防治的效果。

邹全明和他的团队决定研发幽门螺杆菌疫
苗，理由简单得近乎单纯：“我们已经发现了引
起胃病的根源———幽门螺杆菌，只是我们手中
没有‘利器’去瞄准并打倒它。”

然而，这在外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原创
疫苗几乎全都是外国人的专利，研发原创疫苗
在中国无可借鉴；更何况幽门螺杆菌疫苗属于
1.1 类新药，是“原创中的极致”“世界头号难
题”，成功者凤毛麟角！

邹全明自己也清楚，研发原创疫苗还要满
足 4 个必需条件：至少 10~20 年时间；数以亿计
的研发资金；一支 30 人左右经验丰富、具有国
际水准的技术团队；一批高端的仪器设备及国
际 GMP 标准的试验车间。而且，就算具备这些
条件也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要在至少 200 万
个药物分子中选出一种有效成分，如果运气不
好的话，穷尽一生也与成功无缘。

“能不能行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当时就想，
哪怕不能成功，就当是给后人探了个路。”邹全
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那一年，邹全明 31 岁。用他的话说，那时的

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没有，最大的资
本是年轻”，他有的是时间攀登原创这座高峰。

1995 年，幽门螺杆菌疫苗项目立项。

白手起家“吃螃蟹”

项目立项的前几年，邹全明和他的团队不
满足于仅仅做一些准备工作。“资金是等不来
的，必须要想办法。”

那时，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是 3 万
元，就算拿到 100 个基金课题也只有 300 万元，
在以亿计的研发资金面前，这根本是个零头。

邹全明是个头脑灵活的人。1996 年，他听说
一家单位要给 600 多名员工做体检，主动上门
承接这项“业务”。他设法聘请了一批专家、租借
了一批仪器设备，还真把这事做成了。这给邹全
明带来了近 5 万元收入———这笔钱换来了实验
室第一台基因扩增仪。

1998 年，学校批给邹全明课题组一块空地
建实验楼，可建设资金十分紧张。邹全明硬是通
过朋友关系，用课题组的一项成果换来了一栋
4000 平方米、完全按照药厂标准设计的实验楼。

有了这些“吃螃蟹”的经验，邹全明决心走
“产学研”结合的路子。他找来 A4 纸，用剪刀剪
出一沓名片，带上项目资料，去找重庆市的大药
厂争取投资。

邹全明没少吃“闭门羹”。药企几乎无一例
外的答复是：“项目虽然很好，但失败的风险很
大；即使研制成功，我们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是国企，有分配的技术和任务。”

药企行不通，邹全明和系领导就找其他“发
财”的企业。他们先后找到摩托车企业、房地产
公司，甚至找到了黄金冶炼单位，都空手而归。
不言放弃的邹全明一行人，跑上海、下深圳，像
做营销的一样走南闯北。

苦心人、天不负。湖南岳阳一家石化公司
1996 年刚刚上市，正打算进军新领域。经过一轮轮
的接触、考察、谈判，这个企业终于答应与三医大
合作，先期给胃病疫苗研发注入 1500 万元资金。

可就在资金即将到账之时，中央军委下发
了 1998 年 1 号文件，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参与

生产经营。而该投资企业又要求建设合资公司，
三医大必须要有股份。

当时，“产学研”结合还是一条新路子，三医
大校长王谦、政委耿兴华非常鼓励。两位领导主
动承担责任，大胆提出三医大以技术入股，占股
25%，“以技术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这样的方式
最终得到上级和地方政府认可。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邹全明课题组建设了
国际 GMP 标准的中试车间及孵化基地。这样的
标准车间在高校中非常少见，在全国也是首批。
靠着产学研结合的路子，跌跌撞撞之下，邹全明
课题组成了“最早吃螃蟹的人”。

十几年成果锁柜中

有了先进的硬件平台作支撑，邹全明开始
招兵买马，建设了一支由专家教授、研究生和外
聘技术员组成的团队。2000 年底，这支团队加快
了疫苗研发的进程。

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他们首先要做
的就是训育出高感染动物适应株，也就是说，要
把人体内的幽门螺杆菌分离出来喂给老鼠吃，
并且必须保证它每次都能被感染，进而形成稳
定的动物模型，得到与人体相同的病理表现。

一次次将细菌喂给老鼠，却不见感染迹
象。听说蒙古沙鼠容易感染，课题组又想办法
弄来几百只沙鼠，经过 5 年的反复筛选、多次
传代，课题组才成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动物感
染模型。

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成本高，课题组想出了
“借壳下蛋”的办法，把幽门螺杆菌的基因提取
出来，转到大肠杆菌中去，借以培养菌株。

注射型疫苗激发产生的抗体大部分在血液
里，难以达到胃黏膜部位，效果不明显。课题组
就大胆尝试口服疫苗，为了避免疫苗被胃肠道
内的酸液和各种消化酶破坏，课题组采用特殊
工艺剂型，硬是做成了口服疫苗。

科学上每前进一小步，背后都是常人难以
想象的艰辛。

在邹全明课题组，人比机器能“熬”。由于 24
小时连续运转，机器时有“罢工”，为了避免几台新

买的设备消耗，机器轮着休息，可人却不休息；为
了制取合格的冻干制剂，试验人员一度打着吊瓶
做实验；实验室里摆放着一张小床和一个冰箱，拉
开冰箱门，里面全是方便面和速冻食品。

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原创新药研发周期
特别长，再加上课题保密的需要，课题组前十年
没有申报过任何科研成果，科研团队很少发表
学术论文，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只能锁在柜子里。

“不堪回首！”面对记者“你如何评价那段岁
月”的发问，邹全明的回答让人出乎意料，“让现
在的我去选择的话，我不会走那条路”。

个中滋味，也许只有邹全明和他的团队才
能知道。

距应用仅差临门一脚

埋头苦干之下，喜讯接连传来：胃病疫苗于
2002 年完成动物临床前研究，2003 年 9 月被批
准进入“人体临床研究”；2006 年，三期人体临床
研究数据解盲显示：幽门螺杆菌疫苗安全有效，
有效率达 85%，保护率达 72%———这是口服疫
苗的国际领先水准。

2009 年 4 月 23 日，科技部专门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我国成功研制国际上首个预防胃病的
幽门螺杆菌疫苗，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此
后，疫苗先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4 项、国际
发明专利 4 项。2013 年，“胃病疫苗”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如今在安徽芜湖，用于生产胃病疫苗的厂
房、设备已经备齐，很快即将投产。邹全明颇为
感慨地告诉记者：“我们项目历经十多年，原创
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需要资金、政策、产
业、市场与技术的高难度整合、对接，是一个十
分复杂、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成果转化实在太不
容易！对于超越技术的问题，科学家有时候真是
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好在目前距离走向应
用就差最后的‘临门一脚’了。”

合作项目的战略投资方、芜湖康卫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宝芝也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目前胃病疫苗已经获得新药证书，并已完
成厂房设备建设，今年中期进行试生产。

在中国科学家中，王大珩先生和钱学森先
生一样，是属于思想家的人物。思想家是科学家
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科学，最关键的和最难的是
出思想。而王老和钱老，都是出大思想、出大主
意的人物。王老在提出“863”“神光”“大飞机”等
创意时，在组织科技攻关时，或是在审查科研项
目和重大专项时，他总是能看出其中的科学问
题或关键问题是什么，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并
出点子（方案）帮助解决。他有最大胆的大刀阔
斧本领，又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是一位
最能做学问的科学家。

高尚的人文情怀和博大爱心

王老崇高的人文精神尤为可贵。我认为，他
之所以如此有人望，为大家所景仰、所怀念、所
崇拜，不仅是他的科学智慧，更主要是他的人文
品德和精神。

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的思想。这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
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
和解放。

王老的一生所贯彻的就是“以人为本”的
思想。他对于任何人，无论地位高低，富贵贫
贱，都是一样尊重，平等对待。

记得有一次，他回长春光机所作报告时，
回忆上世纪 50 年代初建光机所的艰苦岁月，
回忆了与龚祖同先生一起炼玻璃的情景，亲自
编教材给技术人员上课，以及研制“八大件”和
国防“150 工程”攻关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
姓名和事迹，他甚至还说出了那些作出贡献老
技工的姓名，而且说，他们是作出大贡献的，没
有他们的精细工艺，是达不到仪器精度要求
的，他们是对长春光机所有功的。说得那些老
技工们热泪盈眶，他们说：“王老真伟大，还记
得我们这些最平凡的工人的贡献。”

人间稀有的天才

长春理工大学前校长姜会林教授曾是大珩
先生的博士生，他和我谈起王老时，我们一致的
认识是，大珩先生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

王老博览文史哲群书，一有空就学习，即使
眼睛几乎失明，他还通过放大镜读报、看文件。
他中西交融，文理兼通，写诗作词，还会自编自
说表演相声。当神舟六号遨游太空回来时，我去
探望他时，他说他对我国航天界这一辉煌成就
非常激动，一夜没睡着，赋诗一首，题为“祝贺神
舟六号载人飞船计划圆满完成”。他说虽然眼睛
看不清楚，但脑子还能用，一整夜在琢磨诗中的
词句。诗如下：十几年艰苦拼搏 / 只见那 / 精心
策划 /大力协同 /全神贯注 /确保无虑 /唱一出
/ 惊天动地 / 珠联璧合 /节奏有度 /丝丝入扣 /
登峰造极 /载誉四海 / 的确是 /盖世好戏；亿万
人纵情欢庆 /又看到 / 科学发展 /自主创新 /以
人为本 /矢致小康 /有多位 /赤胆忠心 / 任重道
远 /人舟共济 /步步攀登 /凌驾太空 /环绕全球
/ 真可称 / 航天英雄。

他给我解释诗中不用通常的“矢志小康”而
用“矢致小康”的原因，因为前者说的是“志向”，
是“将来式”，而后者说的“正在干的”，是“正在
进行式”。王老对文章的遣字用句非常考究，一
份稿件，他总是反复修改，直到满意才放手。

王老的记忆力强，理解力强，亲和力也强，
对人和事物有惊人的洞察力。在这点上，和敬
爱的周总理极为相似。人们和他会见交谈后，
都被他深深吸引而折服。当我看了“最强大脑”
电视节目后，我深信世上确有这样“过目不忘”
的人。例如，他与人交往时，能精确回忆若干年
前会面时的微小细节。他能说出他当年主持项
目鉴定会、论文答辩会以及答辩人和项目的名
称等种种细节。即使他到北京后，他也能清晰
地说出长春光机所的每一位同事的特长和特

点，以及他们的功绩，更不用说科学技术中的
单位和量纲了。

新世纪初，我帮他整理“20 世纪中国光学工程
的进展”一文时，南开大学召开国际光学圆桌会
议，他要我到会代表他宣读该文。我在报告时，每
一张投影图片就是照本宣科，一带而过，汇报显得
干巴巴的；而他在长春作这个报告时，能说出每一
个仪器的性能、特点和用途，是谁主持的，如何研
究的，水平如何。对于他，每一张投影图片就是一
部历史，一个故事，历史在他眼前复活了。

坚决反对“中国光学之父”称谓

王老是一位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
生领袖人物。在主持 150 工程时，他清楚明白所
承担的任务面临的技术关键和问题的所在，清
晰了解他周围年轻科学家甚至工人技师们的能
力和才干。他总是给人鼓舞和指导，使他们的聪

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并在任务中协同一致。
在和同事及学生的相处中，王老的情感最

有热力。他性格幽默、外向、合群，同时他又是温
柔的、最富于理智的、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
的人。

王老具有热心提携青年、奖掖后学的美德
及开放性的精神。他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包
括他的学生广泛地讨论科学问题，并善于在讨
论中抓住他们的思想闪光，尤其尊重他们的首
创精神。在讨论中，人们往往会感到“如沐春
风”，而他给人的教育“润物无声”。他与集体水
乳交融，所有的人都深深尊敬他、爱戴他，年轻
的科学工作者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

王老是中国光学界公认的权威，但他从不
以权威自居，坚决反对给他的“中国光学之父”
的称谓。光学界的同事一致认为，60 年来，光学
工程及其事业有大珩先生把舵领航，实为中国
光学界的大幸。

大珩百岁光永恒
姻周立伟

邹全明
白手起家破解胃病世界难题

邹全明

王大珩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通讯员李燕燕

先生


